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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里，有比科学研究更复杂的话题。在课业负担

本来就很重的高中阶段， 进行时间跨度平均为一年的科

研实践活动，老师担心：会不会影响学生校内正常课程的

学习，特别是影响高考成绩？ 家长困惑：要是科研实践做

不出名堂，又影响了学习，该怎么办？学生不安：做科研费

时费力，是不是应试更见成效？

冲突面前，一些学生中途退出了。人大附中范克科老

师坦言， 如果用70%的时间学习，30%的时间发展业余爱

好，可以考上北理工；用95%的时间学习，5%的时间发展

业余爱好，可以考上北大，大多数人也许会选择后者。

高考升学的魔力， 也从另一个方向影响着青少年课

外科技活动的纯洁。 随着近年来一些青少年科技竞赛与

高考加分挂钩， 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其家长参加科技活动

的目的，就是为了夺金牌、升名牌大学。

“最近几年孩子们的项目越做越高、精、尖，成人代做

的比例逐年增加”，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副主任蒙星

直言不讳。“只有学生获了奖，学校才能给项目拨经费，利

益驱动下，学生参赛很多时候都在拼成人的智慧。 ”在一

些老师眼里，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李京燕长期从事青少年科技活动，她坦言，现在参赛

由关注过程逐渐转变为关注结果。“科技活动应当着眼于

激活学生的兴趣，如果激活的是功利心，那是一件很危险

的事。 ”李京燕不无忧虑地说。

“不能把俱乐部的活动当成考试竞赛的‘敲门砖’。 ”

从俱乐部成立时起， 王绶琯就坚决反对掺杂任何应试教

育、应赛教育的思想和做法。北京四中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第一次活动，时任副校长的刘长铭跟学生约法三章：参加

俱乐部完全自愿，如果觉得占用很多时间，而对高考和升

学没有帮助，现在就可以退出。

“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既需早期培养，也要终生

投入，切不可把目光放在让学生去得一个什么奖上。 ”北

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昌增益教授说：“如果他们学到的是

急功近利、浮躁和浮夸，就与俱乐部的初衷背道而驰。 我

们需要更多地从长远去考虑，将收获的希望放在未来。 ”

不少老师和家长对此表示理解和认同。 一些孩子的

研究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 家长一如既往地鼓励孩子善

始善终。在学校的支持下，人大附中12名学生参与中科院

“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 连续数月在项目组从事科研工

作，最终写出了具有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

从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的岗位上退休至今，周

琳在俱乐部里度过了十载光阴， 把慈母般的爱给了原本

素不相识的孩子。 怎样将活动从重点中学加以推广，使有

志于科学的学生都能受益？ 怎样为俱乐部的活动提供稳定

的制度保障？怎样推动更多的科研资源面向学生开放？以怎

样的新理念、新形式组织那些走出俱乐部的孩子，在科学道

路上广结师友之缘？ 这些问题，周琳在思考，俱乐部的导师

们也在思考。

“科学普及了，更多孩子才能受益”，王绶琯说，“只有

植根于一片深厚的土壤之中，科学之树才能枝繁叶茂”。

本报记者 施 芳 杨 健

1 0 年来，在 6 2 位科学家倡议成立的北京青少年科技

俱乐部里，中学生们被一双双大手牵引着———

推开科学那扇门

“母亲希望我学物理，可

我觉得自己智商不够， 您说我

该如何决定？ 感兴趣的事情和

最擅长的事情， 我该选择前者

还是后者？ ”

“您说现在的数学竞赛对

培养数学人才很不利。那么，我

们有没有可能从竞赛里寻求正

面的影响？ 不以数学为专业的

人该怎样学数学？ ”

“建筑物的形状、材料和

颜色对全球气候变暖有影响

吗”……

提问的人都是十六七岁的

青年。 回答的人都是鼎鼎有名

的科学家、院士。北京青少年科

技俱乐部每隔几个星期， 就要

组织这样一次中学生与院士专

家面对面的活动。 数以千计的

孩子参与俱乐部的科研实践活

动，寻找研究课题，尝试科学实

验，开展科学考察，与科学家交

朋友。

到今年， 由王绶琯院士联

合 6 1 位著名科学家发起成立的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已走过

1 0 年历程。 其间，5 6 0 多位导师

和六七千名中学生参加了俱乐

部的活动。“十年树木。 这1 0 年

里，我们‘树’了一个实验：在科

学家与青少年中间架起一道沟

通的桥梁”，王绶琯说。

暮春，北京中关村的一处普通寓所里，记者

见到了86岁的俱乐部主任王绶琯院士。

作为中国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 王绶琯的

科学之路颇富传奇色彩。1949年，他已学过13年

航海和造船， 但始终追求着童年时对天文的兴

趣。在朋友鼓励下，他给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

里高利写信， 同他讨论当时的新兴学科———天

体物理学方面的问题。

一双天文学家的“大手”和一双未经专业训

练的“小手”握到一起。1950年，格里高利接受王

绶琯进入伦敦天文台工作， 开启了科学生涯的

全新道路。

“人一生要走很长的路，一路上就常常要有

人拉一把。 我自己年轻时候的路就走得很艰难，

是遇到了几双‘大手’才有幸‘走进科学’的。”几十

年过后，王绶琯多次在中学、科技馆、天文馆讲演

座谈，编著了大量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读物。“自

己成了‘大手’，时常会有触到‘小手’的感受。 ”

1997年，王绶琯致信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

长周琳，称他在科普活动中接触过的许多优秀学

生，后来无声无息了。“那些当年被寄予厚望的少

年，有多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作为前辈的我们

这一代人，反躬自问，是否也有失职之处？ ”

牛顿23岁发现万有引力， 爱因斯坦26岁发

表狭义相对论， 波尔28岁提出原子模型……20

世纪的100年中，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共计

159人次，他们取得代表性成就的年龄在30岁以

下的占29.9%，40岁以下的占67%。 王绶琯认为，

这种现象是有规律性的。 在青少年培养科学兴

趣的关键期，“应该有一个组织，给他们领路”。

在他的热心推动下， 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

部于1999年6月12日正式成立。俱乐部组织学有

余力、有志于科学的优秀高中学生，利用课余和

假期走进科学社会，求师交友，体验处于学科前

沿的团队的科研实践活动。

“我们愿意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一些帮助”，

王乃彦、匡廷云、郑哲敏、林群、黎乐民等一批批

科学家先后加入俱乐部的行列。 哪怕工作再忙，

只要俱乐部有活动， 他们也会尽力腾出时间，赶

来跟孩子们见面。 到今天，科技俱乐部基地学校

已经发展到了23所，担任学术指导中心的研究单

位48个，共86个科研团组参加了活动。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学苗

子’参加科研实践，其中有2%—3%日后会成为

顶尖人才，那么积年累月，效果还是可观的。 我

们没有理由不尽力。 ”王绶琯说。

“为什么有些学生在考试中能得高分，也有

机会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 却常常中途放弃科

学事业，或者只能成为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 ”

俱乐部基地学校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

彭芝陷入沉思。

“为什么许多同学报考物理系仅仅是因为

自己‘高中物理学得好’，在接受大学专业训练

后却发现物理学并非自己的兴趣所在？”俱乐部

成员、北京四中毕业生王思远替同伴惋惜。

兴趣是科研工作者最纯粹的原动力。 而对

科学的热爱，无法凭“考试成绩”持久地支撑。从

乐趣提升到志趣，需要一个认识科学、认识自己

的过程。 这种认识来自宽松的环境、 自由的体

验、无尽的追问和团队的激发。这正是科技俱乐

部带给孩子们的最重要的东西。

“与‘结果’相比，我们更注重实践的过程，

激发同学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中科院植物所

许亦农研究员说。

如何运用调查统计分析方法， 探寻近视眼

与遗传、环境、睡眠时间的关系？ 如何将理论与

实验相结合， 在地球上检验太空中能否看见长

城？怎样设计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制，使得赛期长

短合理、死亡之组较少、门票收入最多？ 同学自

由选题，导师参谋启发，实验室提供条件，没有

预设答案，这是创新的乐趣。

地震能不能预报？ 北川灾情重，是不是修公

路引起的？能否在断层上通过人工诱发小地震释

放应力，防止大地震的危害？ 4月4日，俱乐部5名

学生经过几个月地质学知识的“充电”之后，带着

诸多问题，随中科院地质地球所付碧宏研究员前

往汶川震区实地考察。一路颠簸，跋山涉水，回到

住处已是深夜，讨论仍在继续。“在学校里是教材

规定什么，老师讲什么。 在俱乐部里，学生提什

么，老师指导什么”，崔巍说。

“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很幼稚？ ”听到学生们

这样的提问，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坚定地回答：

“我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是幼稚的！ ”全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这是探寻的乐趣。

自从2002年夏天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院周云龙教授的实验室， 一六六中学的凌方

穹和伙伴们走遍了北京城区的湖泊对底栖动物

进行调查。“做科学要学会合作”，凌方穹深有体

会，“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而三个人在一起，

就能够弥补一个人能力的缺陷。 在我脆弱的时

候，想到身边还有两个同伴，就会有继续奋斗的

勇气了”，这是协作的乐趣。

多年以后， 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的潘思

塑回想那段日子， 仍然难以忘怀，“2000年的

春天改变了我的一切。 我受到了系统的实验

操作训练， 更重要的是它激发起了我对科学

研究的狂热兴趣。 ”

直到今天，只要有机会参加俱乐部的活动，

许多升入大学或出国留学的学生， 还会毫不犹

豫地欣然前往。

事非经过不知难。 最初的兴奋之后，

更多的考验等待着孩子们。他们也在科研

实践的磨砺中走向成熟。

“当你早晨7点投入实验，一直做到晚

上10点，第二天发现实验失败，头一天的

努力付诸东流时； 当你一次又一次地重

复， 不知要重复多少次才能获得成功时，

你怎么能不产生悲观的情绪呢？ ”已在普

林斯顿大学深造的王思远回忆，“是导师

的一句话支撑我坚持下来。他说：‘有一万

个想法， 其中一个获得成功， 那就很好

了。 ’”

失败，失败，还是失败……实验做了

三四个月，甚至半年都是失败，人大附中

的洪哲没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一个实

验做成功了，你可能通常不去想到底是怎

么成功的。 如果失败了，你往往要去琢磨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就会促使你把问题

想透彻。 ”

洪哲的校友池澄是国内第一批接

触基因组测序的中学生。从来到实验室的

第一天起， 他天天在灯光照射的工作台

上，用一根根牙签挑取菌落，插在密密麻

麻的96孔板上。时间久了，眼睛昏花，疲惫

不堪。可这艰难枯燥的工作却关系到基因

测序的效果好坏，容不得半点马虎。“即使

是最先进、 最宏大的工程也会有琐碎、平

凡的操作”，池澄深有感触地说。

今年2月，22名俱乐部成员到海南陵

水育种基地考察农作物高新技术育种。房

间的马桶坏了，一〇一中学的赵天昊在院

子里碰到一位衣着随意、 肤色黝黑的大

伯，就请他帮忙修理。大伯二话不说，随他

进屋，边修马桶边和学生们聊天。 晚上的

专家讲座上，赵天昊惊讶地发现，主讲人

居然就是修马桶的大伯———浙江嘉兴农

科院院长姚海根。 35年来，姚海根一直从

事水稻研究， 为我国培育出68个水稻品

种。赵天昊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得知他身

份那一刻的震撼和敬意。 ”

科研是一种社会活动，需要较强的社

交能力。北京景山学校的王博雅多方积极

沟通， 取得北京动物园管理部门的支持，

允许他们昼夜连续观察园内水质变化；取

得中科院相关研究所的支持，给他们无偿

提供了最纯种的实验用鱼；取得相关人员

的理解， 帮助他们提取到中南海的水样

……

“参加科技活动使我的综合能力得到

提高。 做展板、设计宣传资料、联系印刷

厂、商谈价格……经历了这些，我不再是

那个迟到的、拎着一塑料袋英语书去见导

师的莽撞女孩，我长大了”，北京五中的刘

玚说。

大手

我们愿意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一些帮助

“ ”

由王绶琯院士倡导成立的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

部已走过第十个年头，我称之为纯洁的教育、真正的

教育，因为它没有功利目的，只为“将立志科学的优

秀高中学生送到通向科学事业的路口”。

这样的教育在眼下很难得。说它难得，是因为许

多活动初衷也很好，可是一旦跟升学挂起钩来，就难

以绕过应赛教育、应试教育的陷阱。而与升学没有直

接关系的活动，例如课外阅读、生活实践、体力劳动

等，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冷落。

大量研究发现，人是能动、混沌的系统，会不断

主动适应环境，调节自己，追求自我完善。 持续对一

个人施加的影响，未必决定了他的发展方向。孩子的

发展，不一定是刻意影响和追求的结果。

那么多孩子学奥数， 他们都成为数学家了吗？

没有，绝大多数不往数学方面发展，这很正常。 现在

的学校、家长刻意做很多事情，不如提供一个多样

化的、宽松的环境，在此基础上更多地尊重孩子的

发展意愿。 科技俱乐部里的很多孩子过去从来没有

搞过科学实践，完全是在活动中受到激发，打开了

这扇门。

老说给学生打开一扇门， 现实却是不管学生愿

意不愿意，硬往门里推，或是专门去找已经打开门的

学生去培养，那教育的作用又体现在哪里呢？十几年

前高考不考生物， 但北京四中的生物选修课非常火

爆， 那段时间四中毕业的学生考大学，2 3 . 4 % 选择了

与生物有关的专业。 这就是教育的魅力。

王绶琯先生说，他是很反对“争光论”的。科学是

推动人类进步的事业， 历史自然会记住每一代人的

贡献和光荣业绩，不用刻意去追求。 不然，就偏离了

人类探索自然的本来愿望。教育也是如此，只有抛弃

了功利心，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这样的教育才有

持久的生命力。相反，一味应赛、应试，只会让学生丧

失对学习的兴趣，更遑论身心健康、人格健全、道德

理想高尚。

人生之路犹如马拉松比赛。 学生能做出别人做

不出的难题，能取得比别人高得多的分数，这表明他

们在 1 0 0 0 米、2 0 0 0 米甚至 5 0 0 0 米的位置上遥遥领

先，但是举目远望，在 2 万米、3 万米和接近终点的

那些梯队中，有多少是我们培养的运动员呢？作为教

育者，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在过去和今天，我们为

这些运动员提供足够的营养、 过人的勇气和持久的

力量了吗？ 作为教育者， 当我们把眼光投射到 2 万

米、3 万米以外的地方， 这样的教育才是纯洁的教

育，这样的教育才有希望。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四中校长）

追求纯洁的教育

刘长铭

图①：王

绶琯院士（左

二） 与俱乐部

会员交流。

图③：科

技俱乐部会员

在野外考察中

制 作 昆 虫 标

本。

（图①③

由北京青少年

科技俱乐部提

供）

图②：日

前， 科技俱乐

部会员在汶川

实地调研。

本报记者

施 芳摄

乐趣

我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是幼稚的

“

”

成长

最宏大的工程也会有琐碎平凡的操作

“ ”

冲突

将收获的希望放在未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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